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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的深入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还极大地提升了乡村现代

化治理水平。乡村实施“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将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于积分制的实

践中，借助数字化平台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文章基于

共生理论视域来构建“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模型，并以郫都区S村为例，分析该治理共生系

统中的主体、环境以及合作模式，发现乡村“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中，存在共生单元参与动

机不强、共生环境基础建设不完善、共生模式打造较困难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构建紧密联系的乡村

治理共同体、打造科学合理的乡村共生环境、开启互惠共生的乡村共生模式的优化措施，以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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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ization + points system” governance model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but also greatly enhanced the 
level of modern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ization + points 
system”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countryside applie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the practice of the points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platforms to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and initiative of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to build a 
“digitalization + points system” governance symbiosis system model and takes Village S in Pidu Dis-
trict as an example to analyse the subjects, environment, and cooperation model within this gov-
ernance symbiosis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symbiosis system such as weak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of symbiosis unit,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of symbiosis environment, 
and difficulty in creating symbiosis mod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proposed to build a closely 
connecte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creat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rural symbiosis environ-
ment, and open a mutually beneficial rural symbiosis mod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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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科学规划和战略部署[1]。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

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研发和推广。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为新时代全面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2]。自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来[3]，我国乡村地区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但是乡村的软

性环境还有待完善，“数字化 + 积分制”作为一种乡村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培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持续提高村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实际的治理实践中，“数字化 + 积分制”是通过道德约束

[4]和利益鼓励[5]的方式促使村民参与到村庄的规范之中，按照积分制所评定的准则和规范，评选“最美

党员”、“最美乡贤”、“好人榜”等精神层面的鼓励和兑换生活物资等物质层面的鼓励，从而实现有效

的乡村治理[6]。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乡村治理也不例外。数

字化技术的引入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结合积分制度，可以构建一种更为智

能、高效的乡村治理模式。 
在当今社会，乡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积分制度

的不断创新，“数字化 + 积分制”已成为乡村治理领域中的新兴模式。截止目前，学术界对“数字化 + 
积分制”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还相对较少。通过阅读文献，深入挖掘“数字化 + 积分制”

在乡村治理中的运作逻辑、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以全面理解其对乡村社区的影响。有学者强调，数字

技术的加持不仅在改变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塑造了新的治理模式。根植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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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实践的积分制，在制度变迁和创新发展中面临数字化转型的际遇[6]。有学者将“数字化 + 积分制”

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与理论基础上充分结合起来，并通过实践经验深入剖析了该治理模式的实际效果。

理论框架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实践经验的分享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数字化 + 积
分制”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的潜力[7]。也有学者从数字化驱动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积分制在促使乡村善

治方面的作用。通过对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善治模式的探讨，强调了数字化技术作为乡村治理的

助推器，为善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也指出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挑战，需要在实践中谨慎

处理[8]。 
综上所述，“数字化 + 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一治理模式在改变

乡村生活方式、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具有潜力和创新性。然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需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化对数字化技术与积分制相互作用的理解，以推动乡村治理模式

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数字化 + 积分制”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为乡村社区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需要更多的深入探讨，以更好地理解这一

模式的内在机制以及在不同背景下的适用性。 
本研究在借鉴和参考相关学者对“数字化 + 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成都市郫都

区 S 村为例，并引进共生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的作用机制，通过剖析我

国基层“数字化 + 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提出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研

究旨在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实践样本，同时为数字化乡村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2. S 村“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分析 

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 S 村，位于友爱街道西南侧，毗邻西汉大儒扬雄故里子云村和“中国农家乐

旅游发源地”农科村，距友爱街道 2 公里，西源大道东西横贯全村。村内设有 9 个村民小组和 9 个党小

组，总计 532 户、1734 人，其中中共党员为 69 名。目前，耕地总面积为 2085 亩，其中约占 96%的面积

用于苗木种植，达到 2000 亩。主要产业以传统的种植业和苗木为主。村庄内阡陌纵横，田畴广辟，排水

明渠围绕一组组林盘、一片片农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川西乡村景观。 
近年来，友爱镇 S 村以党建引领为主线，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内服务设

施不断完善、村容面貌逐渐改善，但在乡村治理上仍存在一些基层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村民参与村务管

理、集体活动积极性不高，开展院落环境治理主动性不强等问题。S 村信用乡村建设工作围绕“诚实守

信”、“日行一善”、“家风建设”等，创新地提出培养乡村文明信用新风尚的积分措施，目前已形成

《石羊村社区信用分与家庭信用积分实施方案》《石羊村诚信村民公约》《石羊村家庭信用积分规则》

《石羊村信用积分细则》等系列完备方案，将信用体系巧妙地嵌入到乡村基层治理中去。以户为单位创

建乡村家庭信用积分制度，根据村民对村社的贡献情况进行分类，设定 5 至 20 分不等的信用积分分值增

减项目，采用积分奖惩制度，建构乡村生活信用体系。同时，结合村情实际探索拓展乡村超市、乡村旅

游、教育医疗等积分应用兑换惠民场景，让信用元素更好地融入到村民日常生活需求当中。前期，信用

平台建设运维经费与信用积分兑换费用通过乡贤、村内企业捐赠等方式筹备开展。 

2.1. 共生单元 

郫都区 S 村“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主要包含地方村委、企业、村民三类共生单元。 

2.1.1. 村委是“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的引领者 
郫都区 S 村村委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的

文件精神，采取积极走访了解村民需求、外出学习经验等方式，结合全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按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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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统筹推进的原则，率先成立“数字化 + 积分制”试点工作单位，扎实开展试点村的申报工作，最

终成功获批，由此展开长达半年多的试点工作。数字化乡村发展作为郫都区 S 村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的阶段。 

2.1.2. 企业是“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的推动者 
为了克服“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项目建设中有关技术方面的困难，S 村以践诺激励为导向，会同

成都金控征信有限公司，依托“交子信用”应用平台，在郫都区率先引入和创新打造信用社区“数字化 
+ 积分制”践诺体系，开展实施社区信用积分与家庭信用积分建设，结合村情，实际探索拓展积分应用

场景，推动形成乡村基层治理长效机制。技术问题等困难得到有效克服，有力地推动了“数字化 + 积分

制”治理共生系统的建设与发展。 

2.1.3. 村民是“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的主力军 
S 村依托“交子信用”应用平台的“信用社区”现成版块，打造“S 村”专属网络模块。以“交子分”

为基础，结合村民特定职业、特定人群、特殊荣誉和乡村信用行为记录等多维度数据，量身打造村民社

区信用分和家庭信用积分制度。截至目前，全村已有 1441 户家庭、3213 人次加入到“交子信用”平台使

用中。通过超市积分兑换商品、村委积分兑换服务等奖励形式，鼓励村民自发遵守乡村公约、主动维护

乡村卫生、争当好村民，逐渐形成全村互帮互助、“村为人人，人人为村”的浓郁氛围，助力智慧乡村工

作推进发挥显著成效。 

2.2. 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产生和互动的外部环境。“数字化 + 积分制”的共生环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政策环境、数字基础设施硬环境、人文软环境。共生环境的状态及变化在影响共生系统形成与发展的整

个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首先，我国在 2019 年就已颁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这无疑对

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 2023 年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多次强调了数字乡村的建设，

并且对乡村数字化建设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物力，这对乡村开展“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无疑奠定了

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创设科学合理的基础设施共生硬环境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化乡

村建设的前提，为精准引进市场参与主体，郫都区 S 村村委通过走访了解村民需求和外出学习等方式，

积极与成都市金控征信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依托交子平台开展“数字化 + 积分制”的应用场景，其

公司带来的数字化技术能有效满足 S 村的各项需求。最后，人文软环境是推动“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

模式的重要因素，S 村为有序推进项目的实施，村委工作人员通过设点讲解宣传、走访村民和集中开会等

方式，为村民细心讲解“数字化 + 积分制”的实施方案、细则等，加深村民对该项目的认可和理解，推

动共生系统的演进与发展。 

2.3. 共生模式 

“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要实现良性发展离不开共生关系的转型，而其中的关系发展总体

趋势应从寄生、偏利共生到互惠共生。S 村是成都市文明示范村，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借助数字化平台，通过积分制对村民进行激励，激发本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调动村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的应用折射出该村治理共生系统正在逐渐朝互惠共生的方

向发展。数字化技术与积分制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共生单元互惠共生关系的建立。首先，数字化技术为

乡村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持。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政府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乡村的资源分布、

居民需求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项目。数字化平台也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迅速，提高了政府与

乡村居民之间的沟通效率。其次，积分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可以推动乡村居民更积极地参与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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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通过参与乡村建设、环境保护等活动，居民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这种激励机制有助于培养居

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促进乡村治理的参与度和质量。此外，数字化 + 积分制还能提升乡村治理

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政府可以实时监测乡村各项指标，并根据数据进行精准调整。积

分制度的运用也使得治理过程更加灵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提高了治理的针对性和灵活

性。总体而言，“数字化 + 积分制”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智能化元素。 
共生识别的基本依据是质参量兼容原理，即共生单元间因内在的联系而可以相互表达的特性[9]。“数

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是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结果，符合质参量兼容原理。 

3. S 村“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发展的困境 

目前，我国的数字化乡村还处于探索之中，尽管在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

与乡村具体实际情况结合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的主要表现包括共生单元参与动机不强、共生环境

基础建设不完善以及共生模式打造较困难三个方面。 

3.1. “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中共生单元的参与动机不强 

3.1.1. 共生单元的企业对乡村“数字化 + 积分制”的投资意愿不强 
国家已经连续三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了积分制，中央高位推动和地方治理创新的双重驱动一方

面加快我国积分制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加速了乡村公共场域的优化重组[10]。乡村资本整合是乡村公

共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及动力，主要包括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6]。因此在“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

中，应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其中，通过利益诱导和行政引导的双重作用，吸引企业投入资源。但是

在实际的“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建设中，愿意为数字化乡村发展投入资源的社会企业寥寥无几，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技术制约，“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中的数字平台更多的需要

企业来进行开发建设，乡村是基本没有这个技术的，因此对技术有一定要求，对企业进入投资设置了技

术门槛。第二，数字化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备，企业盈利空间相对有限。在正常合作状态下，数字乡村的

发展要与企业形成互利互惠的关系，然而，就像 S 村在“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建设中所遇到的情

况，相关负责人表示，“截止 2024 年 1 月，“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已投入乡村使用半年，目前

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平台维护、资源利用、资金不足等等方面还存在问题，虽然已经与村委签署

了相关合同，但是该工程为企业创造的盈利空间不大，企业投资不多”。 

3.1.2. 共生单元的村民对乡村“数字化 + 积分制”的参与动机不强 
乡村中的村民不仅是乡村治理的主体，还是发展数字化乡村的重要力量。截止目前，全村已有 1441

户家庭、3213 人次加入到“交子信用”平台使用中。但是村民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许多村民参与第一

次之后积极性就会下降，大部分村民对数字化乡村的发展仍持观望态度，对于参与数字化乡村建设的意

愿不够强烈。其中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老年人群体难以接受数字化，乡村中的常住人口

多为老年人群体，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老年人对网络的使用不熟悉，从而导致老年人对数字化产生排

斥情绪。第二，村民思想束缚较严重，不愿意参与到数字化乡村的建设发展中来。 

3.2. “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中共生环境建设不完善 

要推动“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的建设与发展，其中大数据平台建设是属于数字化乡村共生硬环

境，其建设程度将对乡村“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共生系统发挥直接作用和效力。经过在 S 村半年的具体

实践，发现了平台建设存在个人隐私泄露、数据安全性等等问题。在平台处理用户信息和服务时，需要涉

及大量的个人隐私，而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于共生环境的建设应该不断完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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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中共生模式打造较为困难 

从利益分配的视角来看，共生模式包括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三种形式。其中，互惠共生关系

被认为是数字乡村共生关系演进的最终方向。互惠共生关系强调了共生单元的协同与合作特性，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多边交流。在互惠共生关系下，数字乡村共生单元淡化了“单元边界”的感知，以

自主式的多边交流方式推动实现共同目标。其次是新能量的生成。通过技术手段，对数字乡村共生单元

的数据需求进行精准预测，使共生系统能够生成新能量并有效地为所有共生单元提供动力，实现共享利

益的目标[11]。在 S 村的具体实践中，数字乡村共生单元由于利益诉求和行动目标各有不同，缺乏紧密联

系、缺乏交流、缺乏参与动力，极易因利益不协调或沟通不畅等原因而导致合作中断。此外，数字乡村

共生硬环境建设不够完善，未能为共生单元提供最佳交流平台，难以促进信息和资源在共生单元之间的

快速传递，阻碍共生单元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其共享价值[12]。因此未来打造“数字化 + 积
分制”治理互惠共生关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4. 基于共生视域下 S 村“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发展的优化路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数字化 + 积分制”的应用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推动力，推

动数字化乡村建设，构建乡村“数字化 + 积分制”共生系统，可以从构建紧密联系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打造科学合理的乡村共生环境、开启互惠共生的乡村共生模式这三个方面入手，旨在解决数字化乡村发

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4.1. 构建紧密联系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一是需要充分利用好企业在推动数字乡村发展中的优势。首先，建立政策激励机制。政府可以通过

提供税收减免、贷款优惠、项目资金支持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实质性的激励，降低其投资成本，从而增

强其投资意愿。其次，构建多方合作机制。建立多方合作的机制，促使企业与地方政府、农民合作社等

形成联动。通过推动企业与当地农民合作社、村级组织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参与数字化和积分制

项目的开发与实施，既能分享风险，又能在项目中共同分享收益，提高企业的投资信心。再次，加强宣

传和示范效应。通过加强对乡村“数字化 + 积分制”成功案例的宣传，展示其积极效果和潜在收益，以

引导更多企业参与投资。企业往往更愿意投资于有明确收益和成功案例的项目，因此，通过建立示范项

目，向企业展示数字化和积分制在乡村振兴中的成功应用，有助于提升其投资意愿。最后，提供专业技

术支持。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字化和积分制。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

门的技术培训机构，邀请数字化领域的专业人才为企业提供培训和指导，提升其数字化能力，使其更具

信心投资于数字化和积分制项目。 
二是需要提升村民的参与水平。首先，提高村民的数字素养水平。村民通常缺乏数字技术的知识和

应用能力，这可能导致他们对“数字化 + 积分制”体系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感。因此，通过开展数字化培

训课程，提高村民的数字素养水平，使其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数字技术，有助于增强他们参与的信心和主

动性。其次，提高数字平台的使用频率。村委应诱导村民利用好数字平台，科学合理地表达自身的利益

诉求，并为数字平台提出改进建议和对策。数字平台则需要对消息进行及时回应，以使村民充分体验到

数字平台的便捷性和实用性，进而提高村民对平台的使用频率。再次，创设数字平台的实用性。要想提

高乡村村民对“数字化 + 积分制”的参与动机，数字平台的设计应更加贴近村民的实际需求，提供更加

实用的功能。例如，结合乡村生产生活的特点，数字平台可以提供农业信息、市场行情、农产品销售等

实用信息，使乡村村民在平台上获得更多实际的利益和帮助。最后，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参与决策。在数

字化平台中提高信息透明度，让乡村村民更清晰地了解“数字化 + 积分制”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和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9262


冯文超 
 

 

DOI: 10.12677/mm.2024.149262 2249 现代管理 
 

同时，通过开展座谈会、征求意见等方式，让村民参与决策过程，使其感到自己的声音被重视，从而激

发参与的积极性。 

4.2. 打造科学合理的乡村共生环境 

“数字化 + 积分制”平台建设为乡村带来了许多机遇，但与此同时，个人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性等

问题也逐渐显现。保障平台的安全性和用户隐私是数字化乡村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一是建立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法规和制度。地方政府应当建立并完善数字化乡村平台数据隐私保护

的法规和制度，确保平台的设计、运营和维护都符合法规的规定。制定隐私保护法规将明确数据的收集、

存储、使用和分享原则，为个人隐私提供法律保障，增加平台操作的透明度和可控性。 
二是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安全防护措施。数字化乡村平台建设中，应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安全

防护措施，确保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使用加密技术可以有效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窃取，同时，

建立完善的防护措施，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可以有效减缓恶意攻击带来的风险。 
三是明确数据使用和共享规范。在平台建设过程中，需要明确数据使用和共享的规范。确保用户数

据的收集和使用是基于用户同意的前提，并规定数据的合法用途，明确数据共享的条件和范围。通过建

立明确的规范，可以有效降低数据滥用的风险，提高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度。 
四是提升用户隐私意识和教育。开展用户隐私保护意识和教育活动，提高用户对数字平台隐私保护

的重视程度。数字平台可以通过举办培训、发布通告、提供隐私政策等方式，向用户传递隐私保护的知

识和方法，使用户更加明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五是加强社会监督与透明度。建立数字平台的透明度机制，主动向用户公开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方式，

明确隐私政策，并接受社会的监督。通过建设公开透明的数字平台运营机制，增加社会对平台合规性的

信任，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格局，有助于提高数字平台的责任感和安全性。 
通过以上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措施，可以有助于解决在数字化乡村发展中“数字化 + 积分制”平台建

设存在个人隐私泄露、数据安全性等问题。这些措施围绕着法规体系建设、技术防护手段、数据使用和

规范原则、用户教育和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可信、透明的数字平台环境，确

保数字化乡村发展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同时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 

4.3. 开启互惠共生的乡村共生模式 

共生单元的多元互惠合作的前提是要有合作的基础以及未来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应该从以下几

个方面开启互惠共生的乡村共生模式。 
一是制定共享目标和价值观。确保所有参与方都对“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有清晰的共同目标

和价值观。这是提高整个农村社区的经济水平、改善村民生活质量、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共享目标和价值观有助于激发参与者合作的热情，使其认可数字治理的长期价值。 
二是建立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推动“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的核心。确保所有

参与方都能够轻松访问和利用数字平台，这将为信息共享、决策制定和项目监控提供便利。建设数字基

础设施可能包括数字登记系统、互联网接入和信息管理系统等。这种基础设施应该简便易用，能够适应

不同层次的数字技能水平。 
三是建立透明决策机制。建立透明、公正的决策机制，确保各方在数字治理中的参与是公平的。制

定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定期进行合作评估，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透明的决策机制有助于建立信任，减

少潜在的纷争，同时确保决策符合各方的利益。 
四是制定数字治理标准和指南。建立数字治理的标准和指南，以确保参与方在数字平台上的行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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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和规范的。这包括数据隐私保护、信息共享的规则、合作项目的评估标准等。通过制定明确的标准，

可以降低潜在的冲突和误解，提高数字治理的效能。 
五是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确保各方之间有畅通无阻的沟通途径，以促进信息共享和合作。建立定

期的会议、数字平台上的社交空间、工作坊等形式，使各方能够及时交流，并解决潜在的问题。有效的

沟通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六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在推动“数字化 + 积分制”治理模式时，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是至关重

要的。考虑到长期发展，需要建立模式的可持续性，包括定期评估、调整和更新数字基础设施、培训计

划和激励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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